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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数字阅读行为对阅读脑的改造及其对认知
的影响
袁曦临1, 2�（1  东南大学情报科技研究所；2  东南大学图书馆）

摘  要  �阅读是一个对于文字和语言的信息加工与反馈活动。阅读脑即指“阅读中的大脑”。在网

络数字阅读过程中伴随阅读行为的持续改变，脑的神经结构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与重塑，产生新的神

经联接，形成新的神经回路。数字阅读过程中大量的网络检索、屏幕阅读和快速浏览等阅读行为，

会导致阅读加工模式发生一定改变，产生碎片化知识加工和非线性协同思维模式。进而，对于认知

产生影响，其主要表现可归纳为：（1）网络数字阅读增加了读者的认知负荷；（2）发展出一种快

速浏览、降低记忆量和记忆强度的“浅阅读”形态，以降低认知成本；（3）对读者的元阅读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网络数字阅读行为正在改变“阅读脑”，导致读者逐渐从书本知识的耕耘者向网

络知识的采集发现者转变。因此，培养读者的元阅读能力尤为重要，元阅读能力在网络数字阅读中

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领域，对于提升网络环境下读者的阅读理解效果具有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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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ding is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feedback activity about language and text. The reading 
brain refers to “the brain in the reading”. With the changes in reading behavior and habit during digital reading, 
the neural structure of the brain will be also adjusted and remodeled, generating new neural connections, forming 
new neural circuits to fit the change of network digital reading behavior. And network retrieval, screen reading 
and fast browsing behavior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reading may cause some changes in reading processing 
mode, such as fragmentati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nonlinear collaborative thinking. And the great impacts 
on cognition, could be summarized in three main aspects: (1) increasing cognitive load; (2) reducing reader’s 
cognitive costs, and developing new reading model similar to the “memory outsourcing to internet” mode; (3) 
putting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reader’s meta-reading ability. Further, the “reading brain” is also 
changing, and role of reader is also changed from a knowledge cultivator to a hunter of information. So how to 
promote the reader’s meta-reading ability is a key concern in the research area of internet digital reading. It has 
profound impact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performance in network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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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在

《阅读小说时我们的意识在做什么》一文中对

读者的阅读过程作了详尽的文学化表述 [1]：首

先，读者会跟随作者的叙述，观察小说所描绘

的场景；然后，将纸面的词语转化为头脑中的

意象。通过想象，还原书中人物、对话、事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阅读机制与

导读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3BTQ023）的研究成

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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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场景，情节得以慢慢浮现；接着，读者会追

究小说主旨，揣摩作者的意图和构思；进而结

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现实生活进行关联；

在此过程中体味小说中的美，包括写作的技巧

和作品的诗意等，并给出自己的喜好与判断；

最后，当读者的大脑意识到自己完成了所有上

述这些操作，会感到某种心理上的满足。

帕慕克的文学描述与阅读心理学的研究结

果惊人的一致。从阅读心理学角度来看，大脑

也正是这样整合视觉、语言、语义等信息，并

将之与个人知识和阅读经验连接起来的。

1　“阅读脑”的形成及功能
众所周知，无论父辈如何学识渊博，成就

突出，他们都无法将其智慧、思想和知识通过

基因遗传给子辈。一个孩子的知识获取和智力

成长只能通过自己的阅读理解、学习和记忆。

阅读并不是一个先天存在，而是一个后天发展

的过程。所谓的“阅读脑”（the reading brain）

也非天生，而是在后天的阅读过程中慢慢建

构起来的 [2]1-2。儿童时代的阅读行为和阅读习

惯直接影响儿童的大脑结构和阅读能力的高低
[2]21。

借助脑电波和脑成像技术，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呈现阅读过程中大脑不同区域被激活

以及神经回路联接的情况。如图 1 所示，红色

虚线内的部分即为与阅读相关的大脑功能区

域。其中与阅读功能最密切相关的是布洛卡

区（Broca’s area）和威尔尼克区（Wernicke’s 

area），前者是言语表达中枢，主要功能是口语

表达和深层次语法；后者是言语理解中枢，主

要功能是分辨语音，形成语义；位于威尔尼克

区上方顶—枕叶交界处的角回（angular gyrus）

则在阅读中扮演了联合中枢的角色，负责联接

大脑的视觉与听觉功能区。如果角回发生病变，

就会出现“听视失语症”，产生阅读障碍 [3]。

举例而言，当读者的眼睛看到美国诗人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一诗，视网膜会将“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这些词语的视觉信号传递至枕叶的视

觉皮质（primary visual cortex），视觉皮质又将

信号传递至角回，角回将诗句中的 face、petal、

black、bough 等信号发送到角回下方的威尔尼

克区，完成语音的分辨，同时语义系统会将读

者大脑中既有的先验知识（prior-knowledge），

诸如“黑色的铁轨”、“美丽的花朵”、“潮湿的

雾气”等整合到这首诗的语境中，完成语义上

的理解。接着，完成语义解码的信号会被送

往额叶的布罗卡区，生成语言信息。如果大脑

再将这一信息传递到运动皮层（Primary Motor 

Cortex），朗读出声，就实现了“朗诵”。当然，

不同的读者其大脑中存储的先验知识是各不相

同的，由此不同读者产生的阅读理解也不完全

一致，甚至可能大相径庭。高水平读者因其大

脑储存了丰富的先验知识，因而对阅读内容的

图 1　左大脑半球的“阅读功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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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更为深刻透彻。反之，低水平读者也许只

能理解字面含义，而无法理解深层内涵。

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读者，其“阅读脑”

的功能区域不完全一致。相对于英语读者对英

语的阅读加工，汉语读者在阅读汉语文字时，

除了左脑阅读功能区被激活，更多的右脑也参

与了阅读加工。众所周知，右脑负责图像处

理，汉语是表意文字，汉字是由笔画构成的方

块字，可见汉字的视觉空间特点对于阅读过程

以及阅读脑的功能具有深刻影响 [4]。

上述研究表明，不同的阅读行为会造就不

一样的“阅读脑”。阅读行为的持续重复，会

在视觉区域和负责认知和语言的区域之间建立

起关联，强化大脑神经突触之间的联接，进而

发展出有效的神经回路，最终实现阅读的自动

化过程。

2　阅读过程的大脑机制
有关阅读过程及其机制的研究一直是阅读

心理学的重心，阅读心理学关注的是阅读过程

究竟如何发生的？人类的阅读能力又从何而

来？主流的研究认为，人脑如同一个信息中

心，阅读过程就是大脑针对阅读内容所进行的

不断编码与解码的信息加工过程，由此提出了

相当多的阅读过程模式理论，如高夫（Philip  

B Gough，1985）的自下而上模式，古德曼 

（K. S. Goodman，1976）的自上而下模式 [5]35-46，

知识表征和阅读理解的图式理论 [6] 以及文本阅

读建构整合模型 [7] 等。虽然也有学者对此持异

议，认为基于信息加工的阅读模式是一种机械

论研究，不能反映真实的阅读过程及其内在机

制，但不可否认，上述理论模式确实在很大程

度上揭示和呈现了阅读的过程面貌，对阅读机

制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8]。

2.1　相互作用的信息加工机制

其中，认知心理学家鲁墨哈特（D. E. Rumehart）

提出的相互作用的阅读加工模式（Interactive model 

of reading）影响最为广泛。它整合了高夫的自下

而上模式和古德曼的自上而下模式，认为阅读是

这两种模式相互作用，对阅读内容同时加工的过

程。阅读过程中读者无论采用自下而上，还是自

上而下的信息加工模式，都需要语言学知识（语

言图式）和先验知识（内容图式）的支持 [9]309-312。

如图2所示 [9]310，阅读就是一个视觉信息与词汇、

构词法、句法和语法信息相互作用的过程，人脑

如同中央处理器，由低级到高级，依次处理，最

终获得意义理解。与之相对，反向信息处理也在

进行中。读者运用大脑中存储的语言图式和内容

图式，对眼睛看到的视觉信息进行假设，而后从

语义、语法、句法和词汇等方面进行解析与验

证，最终完成对最初假设的评判，给出肯定、否

定或修正的结论。因此可以说，阅读过程就是视

觉—感知—语法—语义加工的不断循环。

基于信息加工的阅读模式都是从微观层面

去探究阅读的过程。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可以发现阅读过程同样存在着与阅读媒介和阅

读行为的相互作用，并在相互作用中变化发展。

在书本普及之前的漫长阅读历史中，耳朵一直

是人类语言文字信号输入的主要管道。由于教

育为贵族垄断，书籍稀缺，能够识文断字的读

者很少，能够拥有书籍的人更少，因此文化传

播主要依靠朗读，普通大众扮演了听众的角色。

从公元前 4 世纪到公元 10 世纪，西方人阅读的

主要形态都是朗读。有据可查的第一次默读来

图 2　相互作用的阅读加工模式（D.E.Rume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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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神学家奥古斯丁的记录，修道士安布罗斯默

读的情景 [10]：“他的眼睛扫描这书写，而他的心

则忙着找出意义，但他不发出声音，他的舌头

静止不动。”可见在公元 5 世纪，默读仍是非常

罕见的阅读行为。在我国古代，朗读也是读书

人的常态。李商隐《与陶进士书》中说 [11]：“出

其书，乃复有置之而不暇读者，又有默而视之

不暇朗读者，又有始朗读而中有失字坏句不见

本义者。”这说明至少在唐代，朗读仍是读书人

眼中的主流方式。

可见，阅读过程及其内在机制不是固定不

变的，存在着交互性，会随着信息环境的变化

而变化。书籍的普及和教育的发展对于阅读的

改变是巨大的，其表现为：大脑对阅读内容的

加工途径由耳朵转为眼睛；读者的阅读行为由

最初的朗读转向默读。相应地，“阅读脑”的

结构及其功能也随之调整。

2.2　联接机制与阅读脑的可塑性

1949 年心理学家赫布（Donald Hebb）在其

著作《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提出过一个

假设：“经常同时活动的神经元，就会联结在一

起。”这一假设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并引起

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12]。幼儿在看图识字学说

话时，会结合情境包括父母的动作、语气、表

情等，将之与接触到的图像、词语和声音紧密

联系在一起，完成对图像、文字、语言的学习

和理解；与此相对应的，幼儿大脑中的相关神

经元同步发生着联接，在既有的神经结构中建

立起新的联接，发展新的神经回路，逐渐形成

与阅读密切关联的语言区，慢慢发展出阅读能

力。当大脑逐渐形成功能高度专门化的各个区

域并完成信息加工自动化过程时，就实现了阅

读的流畅性和自动化 [8]。研究表明，阅读能力

强，学习成绩好的读者，其大脑的角回和缘上

回有更大的激活；伴随阅读和学习能力的提升，

左脑枕顶区与颞叶下部的功能联接也会有所增

强。反之，阅读能力差的读者或者阅读障碍者，

这些脑区的激活水平较正常者降低 [13]。阅读能

力的差异，被证明与左脑外侧裂区域与枕叶、

颞叶联合区的激活程度相关 [14]。尼古拉斯·卡

尔在《浅薄》一书中论述了大脑的这种可塑性，

将之形容为大脑“具有在百忙当中自行重写程

序，改变运行方式的能力”[15]20-36。阅读中的大

脑具有可塑性，会不断进行联接、整合和反馈

等信息加工活动，不断调整减少误差，以便做

出正确的反应 [16]。

当阅读载体由书本转为手机，阅读行为由

逐行阅读转为快速浏览，即意味着“手机阅

读”和“快速浏览”这两个事件在大脑中的表

征被联系在一起，负责这两个事件的神经元群

体间的突触增多，神经元之间的联结变得紧

密。阅读经验、行为和环境的改变，促使大

脑神经细胞不断作出适应性调整，形成新的神

经回路。一旦这种新联接形成，大脑就会尽量

保持这种新结构。如同由于某种原因改道的河

流，一旦新的河道形成，水流就会顺流而下，

随着流速不断加快，掉头返航的难度也就越来

越大。

3　网络数字阅读对大脑的改写和重塑
阅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神经和认知上的迂

回活动，那么，伴随阅读内容由纸媒转向网

络，阅读载体由书本转为手机、KINDLE、iPad

等，习惯于网络数字阅读方式的读者，其大脑

究竟是怎样去适应环境变化的？

3.1　碎片化信息加工

尽管一直有全民阅读数量下降的报道，但也

有数据表明读者的阅读时间不仅没有减少，相反

还有所增多，只不过年轻一代读者改变了固有的

阅读形态，由书本转向了手机。目前微信用户平

均年龄为26岁，86.2%的微信用户在18-36岁

之间，近80%的用户关注微信公众号 [17]。从某

种意义上讲，网络数字阅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阅

读的主要趋势和特征。

网络阅读与纸质阅读的差别首先表现在阅

读内容的文本结构上。传统文本的结构相对严

密，具有逻辑性、整体性和连贯性，因而对于

读者的逻辑思维、整体认知是有效的训练；而

网络数字阅读的文本结构多为松散的，内容上

并不强调有缜密的逻辑关联。以微信为例，常

常是围绕某一观点、事件或主题组织起来的文

字、图片、音视频以及混合动态图片，少见深

入系统的阐述，即便有，也是通过链接原文实

现的。此外，篇幅上也有所限制，最大长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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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 2 048 字节以内。读者阅读微信的目的主

要是为了寻找和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追求

存在感，对于内容并不求甚解，略知大意即

可。对比一下微信阅读与书本阅读这两种阅读

形态，就会发现纸本图书的读者如同在知识田

地里耕耘的农夫，一步一个脚印；而网络媒介

的读者更像是在信息丛林中觅食的猎人，信马 

由缰。

如前所述，阅读加工的过程中需要内容图

式的支持，所谓内容图式其实就是人脑中既有

的先验知识和经验背景，即包含各类型知识概

念、概念间关系以及实例的复杂知识本体；而

知识本体的作用，就在于可以有效地实现知识

的匹配表达、知识检索以及不同领域知识的语

义消解，实现逻辑推理。这也正是阅读离不开

内容图式支撑的原因所在。

网络数字化文本由大量碎片化的知识点和

信息点集成，在内容组织上不强调逻辑性和连

贯性，由于缺少逻辑的“关联”和“实例”的

支持，这些知识较难形成某种知识结构，联接

成为知识本体和知识网络，因此读者所获取的

知识往往是一盘知识散沙，难以实现“重用”

和“再提取”。对于读者来说，这种碎片化知

识加工方式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阅读所获

得的知识较难整合到自己既有的知识框架中。

通俗地讲，就是比较难以被记住。缺少了“结

构”和“逻辑”的支撑，孤立的知识点不仅难

记住，即便记住了，也容易被忘记。目前已经

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发现，网络数字阅读会造成

读者注意力分散，沉思内省能力弱化以及思维

架构能力的弱化 [18]。

3.2　非线性协同思维

事物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在网络数字

阅读造成注意力分散的另一方面，也锻炼着大

脑的非线性的协同思维能力。心理学家 Patricia 

Greenfield 的研究证实了不同的媒体技术能够影

响人的认识能力，例如视频游戏有助于增强人

的“视觉识别技巧”，提高人们对于屏幕上不

同的图像之间注意力切换的速度 [19]。美国国家

卫生研究院 Jordan Grafman 的研究表明 [20]，网

络数字阅读行为会促使大脑的敏捷思维，提高

应变能力，大脑会学会迅速分析、迅速决定信

息的去留，同时，多任务并行处理的能力也得

到加强，例如手眼协调、反射反映、视觉信号

处理等认知技能。

如同大量的体育训练会促进肌纤维生长一

样，阅读能力也是如此。阅读训练可以使阅读

脑相关区域的联接程度加强，激活程度提高，

提升阅读能力 [21]。长期的网络数字阅读行为可

以催生出与之相适应的“阅读脑”，刺激神经

细胞改变和神经递质释放，在弱化传统阅读大

脑某些神经元网络结构的同时，逐步强化大脑

当中新的神经通路，以适应网络数字阅读所常

用的搜寻答案、发现路径、快速筛选、频繁切

换、同时处理多任务等信息加工行为。相比于

传统阅读的读者，数字阅读的读者其大脑前额

叶区域活跃度较高 [22]。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阅读与语言研究中心主任 Maryanne 

Wolf 认为 [2]5-35，阅读方式的改变一方面影响着

人类的思维方式，改造着“阅读脑”；另一方

面改变了的“阅读脑”又会更新人的阅读方式

和阅读能力。网络数字阅读在牺牲阅读专注力

的同时，锻炼和提升了大脑的快速理解和反应

能力。美国神经学家 Michael Merzenich 认为互

联网对人类大脑所带来的改变不是轻微变化，

而是大规模改造和根本性改变，“当文化驱动

我们的用脑方式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变化就

会造就‘不同’的大脑”[15]130-153。

4　网络数字阅读对认知的深刻影响
尽管社会主流的看法对于网络数字阅读造

成的大脑思维改变抱有一定的担忧，甚至恐惧，

某些教育学专家对数字阅读方式也持不赞成或

部分否定性态度，但不能不承认与互联网发展

相匹配的碎片式信息加工模式、非线性的协同

思维模式也许正是大脑演进的方向。网络数字

阅读对于认知的影响将会是深刻而深远的。

4.1　增加认知负荷

认知负荷理论认为 [23]，各种阅读认知活动

均需消耗认知资源，一旦认知活动所需要的资

源总量超过了读者既有的认知资源总量，就会

出现资源分配不足，造成认知负荷过重，影响

到学习或阅读的效率。台湾学者唐砚渔、王茂

骏、林荣泰 2009 年完成了一个电子书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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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20 位学生参与了实验，结果表明阅读一

本电子书引起的眼睛疲劳程度比读一本传统书

高很多 [24]。相比于传统阅读，网络数字阅读给

读者增加了多重任务，包括多媒体、超文本之

间的频繁切换、并发处理、快速评估和筛选判

断等，每一重阅读任务对于大脑而言，都需要

切换认知模式，进行调适，因而数字阅读会增

加读者的认知负荷。Niederhauser 等的研究指

出 [25]，读者在超文本阅读过程中既要搜寻目

标信息，关注目标信息及其相关主题之间的关

系，又要抑制有趣但与主题无关的信息干扰，

其结果容易致使工作记忆区信息过载，加重读

者的认知负荷。通常情况下，大脑需要一段时

间的预热，才能集中注意力，沉浸到阅读材料

之中进行理解、记忆和思考。而在网络数字阅

读中，由于频繁切换认知模式，认知过程不断

受到干扰，往往专注点尚未形成，注意力已经

转移，无法沉浸，因此思维碎片化、注意力分

散化，认知效率降低是必然结果。McDonald 等

所做的网状、层次超文本与线性文本比较研究

也得出了相似结论 [26]：线性文本阅读绩效显著

高于网状型超文本，层次型超文本介于两者之

间。文本中过多的链接层和点击数，会造成读

者认知负荷升高，当负荷水平超过一定限度，

就会产生迷路，影响阅读绩效。国内的研究同

样证实 [27]，超文本中节点数目越多，各个节点

之间的关系越复杂，认知负荷就越高，迷路可

能性就越大。只有链接次数适中对于阅读者而

言效果才是较好的 [28]。

由此可以认为，在文本呈现方式和阅读绩

效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变量，即认知负

荷。相较于纸本阅读，读者为了完成网络数字

阅读任务，需要投入更多的认知成本，而一旦

认知成本超过既有范畴，即会出现记忆负荷过

重，产生阅读迷航 [29]，或者，干脆放弃阅读 

任务。

4.2　降低认知成本

为了应对上述情况，阅读脑发展出了一种

降低认知成本的机制。网页交互设计专家 Jakob 

Nielsen 在题为“网站用户如何阅读”的报告中

指出 [30]：网页阅读与图书阅读有很大不同。书

本阅读是叙述性的，读者读的是一个个完整句

子；而网页阅读则重在寻找所需答案。在他的

测试中，只有 16% 的人对于网页上的内容是

一字一句阅读的，其他人只是在网页上扫描浏

览。尼尔森后来又测试了人们阅读自己订阅的

专业简报（Newsletter）和聚合资讯（RSS news）

等的行为。尽管这些阅读材料是读者自己出于

兴趣和需要定制的，但结果依然表明他们仅仅

浏览了 19% 的内容，通常只花 51 秒钟浏览标

题、内容提要以及关键词和目标句。尼尔森由

此得出结论 [31]：扫描浏览是网络阅读的主要形

态，网络读者更倾向于读浅显、简短的文字。

同样的内容，放在网页上，其长度只能为纸质

媒介的一半。内容越长，用户越没有耐心读，

浏览速度就越快。

在微信阅读中也存在两个重要法则：一是

“平均数法则”，微信内容的深度不能逾越朋友

圈熟人的平均知识水平和认知深度，否则就会

无人关注；二是“两分钟法则”，内容时长不

超过两分钟，过长的内容不受欢迎 [32]。以微信

为代表的数字阅读的内容通常篇幅短小，主题

单一，直接呈现结果和结论，而不展示过程及

内在逻辑，不提供原始文献的出处。其目的就

是为了降低阅读的认知负荷，留住读者。读者

大抵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刷

微信、刷朋友圈，每天的微信阅读量少则四五

篇，多则十数篇文章，但真正能记住的内容似

乎并不多。原因之一就在于读者并不主动去记

忆微信内容，而更多采用收藏、保存和分享

的阅读方式。读者在这类“浅阅读”中不存在

记忆量和记忆强度的压力，重要的内容只需收

藏、保存和关注即可。

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 Jake Vigdor 对 10

万个孩子的研究发现 [33]，大量使用网络进行阅

读学习的孩子学习能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

现了下降。Liu Ziming 在《数字环境中的阅读

行为：过去十年阅读行为的变化》一文中，也

指出基于屏幕的阅读行为，最主要特征是读者

用较多的时间进行浏览、扫描、关键词定位、

一次性阅读、非线性阅读和选择性阅读，而较

少的时间用于深入阅读方面，并指出注释和标

记这些在印刷文本中常见的方式尚未迁移到阅

读数字文本中去 [34]。因此可以认为，在网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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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阅读中读者倾向选择篇幅短小、直观、主旨

清晰和图文并茂的阅读内容，更多采用浏览、

屏幕阅读和跳读等省力阅读方式，以便快速扫

描，发现、获取答案。

大脑之所以发展出了这样一种以略读为主，

不强调沉浸式精读的阅读方式，目的就在于控

制认知负荷，降低认知成本。为了完成对网络

时代海量来源信息的阅读，作为一种代偿机制，

大脑只能减弱对于每个单一信息的深入关注和

严格控制，泛泛浏览，选择性阅读。这种轻盈

的浅阅读模式无疑可以降低认知成本，但也可

能对深入理解和长期记忆造成不良影响。

4.3　强化元阅读能力

如前所述，网络数字阅读增加了读者的认知

负荷。但 Julie Coiro 等人的案例研究揭示 [35]，假

如读者熟练掌握信息搜索和信息导航等知识，

并储备了与阅读任务相关的先验知识（内容图

式），则有助于降低认知负荷。Hervé Potelle 等

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36]：读者对于超文

本的理解受到内容表达效果和读者先验知识等

因素的影响；Ladislao Salmeron 等认为 [37]，超

文本对于读者的阅读策略和阅读绩效都有影

响，低水平读者更加适应线性阅读，而高水平

读者受非线性文本结构的影响较小。

读者如果对所阅读内容的背景完全不了解，

缺乏足够的先验知识储备，这时读者就需要去

寻找、获取和筛选出更多认知资源，以便建构

内容图式；而在完成这一阅读任务的过程中，

又涉及信息搜索、信息定位以及评价筛选信息

等任务，认知负荷之高可想而知。Julie Coiro，

Elizabeth Dobler 等的实验研究结论指出 [35]，相

比传统文本而言，网络数字阅读的理解过程更

为复杂，需要培育足够的阅读素养，读者应该

具备先验知识、检索和推导策略以及自我调节

读取处理的能力。

由此推论，丰富的阅读技巧和策略、充分

的先验知识储备，是提升读者数字阅读绩效的

两个重要因素。换言之，提升数字阅读能力可

以着眼于两个方面：其一，储备与阅读任务相

关的先验知识 [38]；其二，培养较高的元阅读

能力。所谓“元阅读”即读者对阅读知识的掌

握和阅读策略的控制 [5]217-241。在阅读过程中读

者能够对自己的阅读活动实现有效的认知和监

控，围绕阅读目的去计划下一步的行动，应

用相关阅读策略，自我评价总体目标的完成情

况，修改和完善阅读策略，自我监控阅读理解

中的错误并做出补救 [39]。

相对于书本阅读时代，网络环境下的元阅

读能力应有所扩展，需要包含关于数字素养的

那部分策略和技能，即对相关信息来源的熟

悉，对搜索引擎的熟练使用以及在多重文本之

间的快速筛选和切换的能力等。1994 年以色

列学者 YoramEshet-Alkalai 提出了“数字素养”

的概念框架 [40]，包括 5 个方面：图像素养，即

理解视觉图像的能力；再创造素养，指整合

多种来源信息，并赋予新意义的能力；分支能

力，指在网络非线性环境中搜索获取特定信息

并加以组织整理的能力；信息素养和社会—情

感素养，指置身于数字环境下的现实和虚拟空

间如何进行数字化交流，保护自身信息安全的

能力。框架中的这 5 点对于网络数字阅读而言

意义重大，只有当读者具备数字素养，才能有

效掌控网络数字阅读过程，成为自主的阅读

者，围绕某个目标筛选关键词和阅读要点，在

阅读中调整策略，寻找和发现目标信息，提升

阅读的效率和质量 [41]。因此，提升读者的元阅

读能力在网络数字阅读中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

的领域，对读者认知理解效果的提升其作用不

言而喻 [42]。

5　结论
综上所述，伴随网络环境的成熟和数字阅

读技术的发展，人类正在形成一个适应于浏

览、扫描、略读和跳读的新“阅读脑”，这可

能是自印刷术和纸发明以来大脑发生的最深刻

改变。网络数字阅读以降低认知成本的方式来

实现对认知负荷的控制，这一改变对于阅读理

解的影响表现为两个主要方面：

其一，可能导致读者深入思考复杂事物的

能力弱化。长期接受碎片信息，习惯于用孤立

的知识点去看待问题，习惯于通过搜索、收藏

或者交互分享来获得和存储知识，有可能降低

大脑将所获得的知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能力。

众所周知，不常用到的知识和技能会随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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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逝慢慢被遗忘。既然网络上随时可以检索

获取所需知识，大脑就不必增加认知负荷，通

过“深度阅读”将其转化为长期记忆，长此以

往，有可能导致大脑发展形成一种类似于“记

忆外包于网络”的思维模式，影响到大脑进行

高质量的系统思考。

其二，可能发展出与数字网络相匹配的新

的阅读加工模式。网络数字阅读过程中大量的信

息检索、屏幕阅读和快速浏览等行为，以及随时

随地可获取的海量阅读资源，不仅拓展了读者的

知识获取的广度，也提升了读者寻找、发现、整

合、运用和分享信息的能力并发展出与数字阅读

策略和解决问题的功能密切相关的元阅读能力。

在数字阅读过程中不仅需要内容图式、语言图式

的支持，还需要数字素养的支持。

网络已经成为人类基本的生存环境，在此背

景下要求读者放下手中的智能手机，拿起书本，

去拥抱深度阅读，可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倡导和

呼吁。面对习惯网络数字阅读的年轻一代读者，

仅仅呼吁和倡导阅读是不够的，就目前看来，更

有必要去培养他们的元阅读能力和数字素养，并

逐渐渗透到教学实践和阅读推广中。

鲁墨哈特的相互作用的阅读加工模式认

为阅读加工离不开内容图式和语言图式的支

持，他所提出的这一理论是基于传统纸质阅

读时代，那么，在网络环境下也许有必要增加

与网络信息获取、检索、筛选、评价等相关

的知识图式的支持。只有深入认识网络数字阅

读对于阅读机制的影响，了解数字阅读行为

的特质，才有可能提出更有意义和价值的阅读 

倡议。

在口头传统文化中，人类的知识受制于记

忆的能力；进入书本时代后，人们可以把更多

的知识转移到纸本上，从而减轻了记忆的负

担，提高了阅读的深度和广度；而随着网络知

识的急剧增长，大脑需要放下更多的包袱，以

便处理更多的信息，发掘更有意义的知识，这

也是一种进化，一种自然选择。尽管这种改变

或进化在目前看来，并非毫无瑕疵，无可非

议，但正如达尔文所说，“能够生存下来的物

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

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伴随

网络环境的发展以及数字阅读行为的不断演

化，大脑将会催生和发展出一种新的阅读模式

和与之适应的进化的“阅读脑”结构。因为，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不仅是人们获取

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方式，也是认识自我、认识

世界、认识未来的最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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